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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沙滩上的童年
陈炳元

黄浦江从淀山湖一路走来 ， 过闵

行 ， 到闸港 ， 果断地北拐 ， 到东昌路

时， 又跟来自太湖的苏州河汇合夹带着

浑黄的泥沙滚滚北进 ， 在离入注 “滚

滚长江东逝水 ” 的吴淞口六七公里处

又绕出了一个漂亮的圆弧 。 因这里江

面宽有五六百米 ， 水速变慢 ， 大量的

泥沙在天灯口南侧的江流中慢慢沉积，

淤浅堵塞了江轮的航道 ， 于是疏浚这

段航道就成了相关部门的常务工程 。

这并不是轻松简单的挖土工程 ， 疏浚

的船只要停泊在离岸好几百米的江面

上 ， 用连接的几百米长的粗大铁管 ，

把从江底挖出的淤泥吹送到岸边 。 同

时施工的往往有两条吹泥船 。 年复一

年的施工 ， 就成了新的造陆运动 ， 把

天灯口南侧东塘路西边 ， 浦江拐角的

浅滩变成了几平方公里的沙滩 。 根据

吹吐泥沙的高低分成南北两部分 ， 北

边叫 “高沙滩 ” ， 南边叫 “低沙滩 ” 。

低沙滩在浦江发水时会遭水淹 ， 变成

泽国 ， 高沙滩通常可以高枕无忧 。 因

此沙滩移民安置时地价补偿就有明显

的高低 。 低沙滩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

小村， 村名就叫 “低沙泥滩”， 我的外

婆家就在这个村子里 ， 我童年的很多

时光就是在 “低沙滩” 度过的。

低沙滩十来户人家住的几乎是清一

色的草棚 ， 绝大多数人家草屋顶上连

一片烟囱瓦也没有 。 墙壁是用竹片夹

成的竹篱笆 ， 里边糊上泥巴 ， 外边从

下到上一层层钉上稻草 。 村民基本上

都来自崇明 、 启东 、 海门 ， 对外操着

带崇明腔的浦东方言 ， 村里人之间的

对话有时是纯粹的崇明话 ， 这使我感

到分外亲切 。 我记事的那年是 1949

年 ，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 ， 我对外婆舅

妈等长辈讲打仗的故事特别爱听 。 入

夜， 外婆家 25 瓦拉线开关的电灯比我

崇明老家奶奶点的煤油灯亮堂多了 。

东塘路电线杆上的路灯也使我感到新

奇 ， 不知这是谁家出钱点的 。 站在外

婆家的西南屋角 ， 夜间隔着黄浦江望

浦西 ， 景色特别令我神往 ： 江对面有

翠绿的霓虹灯大字 ， 还有美丽而向下

的玫瑰红箭头， 在浦江水中晃成色彩明

丽的长蛇。 是哥哥告诉我， 那字写的是

“水线”， 箭头是告诉船只不能在这一线

水下抛锚。 哥哥大我五年， 已经是小学

三年级的学生， 对于我来说， 他确实是

了不起的 “知识分子”。

低沙滩的村民日子清贫 ， 家与家

之间却特别友爱和融洽 。 谁家煮了红

薯 ， 烧了芋艿 ， 邻里人可以随便吃 ，

连招呼都不用打 。 哪一家来了亲戚朋

友 ， 就是家家的亲戚朋友 。 我和哥哥

小时在沙泥滩 ， 无论到哪一家都会受

到热情友好的接待 ， 几十年过去了 ，

那些大人小孩的名字 ， 他们的音容笑

貌， 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

读到鲁迅 《故乡 》 中的双喜 、 阿发等

人， 就很有似曾相识之感。 记得外婆家

后面的一家姓陈， 启东人， 主人叫陈奉

贤 ， 读过几年书 ， 《三国 》 《水浒 》

《平南 》 《扫北 》 等故事讲得很精彩 ，

但有架子， 没有一定的场面不肯讲。 他

的三个儿子学康 、 福康 、 林康脾气各

异 ， 大哥沉稳有书生气 ， 二哥很有锋

芒， 得理不饶人， 老三为人随和， 跟我

同龄， 所以也就成为我经常的玩伴。 外

婆宅上朝东屋里的曹志清公公， 也是讲

故事的高手 ， 他没有陈奉贤大伯的架

子， 只要几个人要求讲， 一般他就能满

足听众的要求。 初秋的晚上， 宅上人请

他讲故事 ， 我跟哥哥各拿上一张小板

凳， 坐在他家的桌子边。 他讲故事时怕

蚊虫咬， 有时会坐到桌子上盘着腿讲。

宅上男女老少十多人都会围着听。 留给

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故事 ， 一个是传奇

《白马驮死人》， 好像讲的是 《珍珠塔》

中方卿的儿子方铜、 女儿方飞龙曲折离

奇的悲欢离合； 另一个 《双珠凤》， 讲

的是洛阳才子文必正和天官府小姐霍金

定的爱情故事。

月亮从东方升到了中天， 菜地里黄

瓜棚上的 “客客娘” 在起劲地歌唱， 一

会是织布机碰撞的铿锵激越， 一会是细

沙滑翔的平和舒缓 。 这时 ， 曹家公公

就会停止他的讲述 ， 哪怕正讲到精彩

处 ， 也会戛 然 而 止 ， 留 下 一 句 话 ：

“欲知后事如何 ， 且听下回分解 ！” 每

当此时， 我和哥哥常常心有不甘， 却又

无可奈何。 因为我们明白， 如果无理纠

缠他继续， 弄不好连明晚的故事也听不

成了。 第二天晚上， 曹家公公的故事还

没开讲， 宅上的好几个婶婶阿姨捂着鼻

子叫臭， 一问， 原来昨晚讲到霍金定小

姐上马桶后没讲盖上马桶盖。 于是他微

微一笑， 拉长了腔调说： “却说霍小姐

如厕完毕， 一手轻提罗衫， 一手伸展兰

花手指， 盖上子孙桶盖。” 于是， 全场

大笑 。 原来讲故事 ， 看似粗犷 ， 实则

细密。

外婆家西边及南北不足一百五十米

就有三个碉堡， 解放后成了孩子们玩躲

猫猫的好地方 。 1950 年 2 月国民党飞

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时 ， 我正在外婆

家， 由于浦西发电厂到浦东沙泥滩直线

距离不远 ， 所以也在飞机的轰炸半径

内， 舅妈抱着、 拉着才一二岁的表弟妹

们在前， 我和外公外婆在后， 一起躲进

了屋西边的碉堡。 碉堡里躲进了十几个

人 ， 挤得满满的 ， 大人不准小孩乱说

话， 我想大约是怕被飞机上听见吧。 飞

机还真的来了， 还对着我们那个碉堡用

机枪扫射 ， 只听见头顶上噼噼啪啪地

响， 但子弹一颗也进不来。 防空警报解

除后， 我和几个孩子捡到了好几个金黄

色的子弹头， 爬到碉堡顶上去看， 只看

到一些浅浅的子弹撞击的印痕。

夏天， 沙泥滩前面的冰水沟是孩子

们的乐土。 “冰水沟” 因在冰厂前面而

得名， 实际上是冰厂前面跟水稻田连接

的水塘， 水不太深， 最深的地方也不超

过一米五。 我们可以在那里捞鱼摸蟹。

摸蟹很有趣， 但孩子们最大的兴致不是

摸螃蟹， 而是摸子弹， 冰水沟好像是一

个神奇的弹药库， 孩子们在水里能摸到

子弹夹， 少的几夹， 多的十几夹， 极少

有空手的日子。 那是战争的日子里逃跑

的国民党军丢弃的， 有美国造的铁夹铁

皮的圆头子弹， 有中国产的铜皮尖头子

弹 。 铜皮子弹有价值 ， 用钳子取下弹

头， 倒出里面黑色的荞麦片似的火药 ，

弹壳可以拿到货郎担上换糖吃， 也可以

换零钱。 子弹头可以制作儿童玩具———

甩炮， 把子弹头里的铅挖掉， 装上火柴

头上的黑火药 ， 用铁丝连接的钉子撞

击， 就会发出震耳的爆炸声。

儿时的黄浦江水除泥沙外， 基本没

什么污染。 暮春的早上， 浦江退潮后 ，

我和哥哥， 有时也跟外婆一起， 常常到

黄浦滩上抓仔虾。 江滩上长着碧绿的二

尺来高的黍草， 很密。 退潮时受到水草

阻挡来不及随水游去的仔虾， 正在黍草

下的一个个浅浅的小水坑里， 闪动着长

长的触须缓慢地游动。 抓它们很有趣 ，

如果你想单手从头上逮住它们， 那是十

有八九要落空的 。 你只能两手前后夹

攻， 虾头受到刺激后， 它们会 “嘣” 的

一下， 身子向后回缩， 正好落入你另一

只手里。 一个早上， 一个人捡一二斤虾

绝对不是夸张。 看着半透明的虾体， 公

的挥着细长的钳子， 母的腹部蠕动着饱

满的虾子， 那种成功的喜悦远胜于进食

时鲜美的口感。

童年外婆家的另一个美好的景观 ，

就是坐在江边的碉堡前面， 观看江面上

来来往往的大小轮船、 机船和帆船。 特

别是挂着奇奇怪怪旗子的各国货船， 高

大得像一幢移动的楼房， 航速不快。 往

南的显得矮小， 回北的显得高大， 哥哥

告诉我， 这是重载和空载的区别， 其实

船是差不多大的， 它们一出吴淞口， 航

速就会大大加快。 想起作家王小波曾经

讲过的一句话： 人有一个哥哥其实是很

幸福的， 他能使你在认识世界时少走不

少弯路。 最富诗情画意的是那些长江上

的长途客轮， 它们驶往武汉、 重庆等上

游城市。 船身都很长， 甲板上有几层楼

窗， 驶过时总播放着动听的音乐， 周璇

的 《天涯歌女》 《四季歌》 是放得最多

的歌曲， 我没上学就哼得出两首歌的好

几句， 就是在黄浦江边听来的。

黄浦江上的船也曾带给我忧伤的记

忆。 江上行驶的帆船， 常见的有方头平

底的崇明船和尖头尖底的宁波船。 崇明

船稳度大， 但航速慢； 宁波船则相反 ，

航速快而稳度小， 看着它总像要侧翻的

样子。 一个十月的夜里， 天忽然刮起了

大风， 我在睡梦里听到黄浦江怒吼的涛

声。 外公醒了， 坐起来， 装了一烟斗旱

烟， 点上火， 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屋子

里弥满了烟草的气味。 我想他也是被风

浪吵醒的。 这时， 忽然从江面上传来叫

“救命” 的声音， 飘飘忽忽的， 外公磕

掉了烟斗里的烟灰 ， 长叹了一口气 ：

“完了 ！ ” 我问外公 ， “什么完了 ？ ”

“船翻掉了， 人凶多吉少！”

快天亮时， 风小了， 外公很早起来

要到黄浦滩上看看， 我硬是要一块去 ，

最后他同意了。 我们到江边时， 江上已

经退潮， 江滩上的黍草被风浪打得东歪

西倒。 江面上波涛汹涌， 泛起一堆堆雪

白的浪花， 有两条拖轮正拉着一串装煤

的驳船破浪南行， 江面上看不出任何异

常。 忽然外公好像发现了什么， 他穿着

高统的雨靴， 慢慢地朝着乱七八糟的黍

草滩走去， 回头对我说： “你别下来！”

我看到外公弯下身来， 捡起了一把长木

柄的斧子， 慢慢地走了回来， 说： “这

是宁波船上砍缆绳的斧子， 斧子浮到这

里了， 翻沉的船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

那把斧柄上红漆斑驳的斧子， 留给了我

终身不灭的记忆。

几十年过去了 ， 低沙泥滩早已成

了我梦中的记忆 。 去年我经过东塘路

时， 发现沙泥滩已经面目全非， 高大的

水泥建筑挡住了黄浦江熟悉而久违的面

容。 舅舅的后代子孙都住到了高桥镇的

居民小区里 ， 浦江的涛声 ， 显得模糊

而遥远。

南窗与北窗
杨 焄

钱锺书在早年的一篇散文 《窗 》

中提到： “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

隔膜， 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 ， 使屋子

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 ， 让我们安坐了

享受， 无须再到外面去找 。 古代诗人

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 ， 颇有

会心。” 用来作为佐证的便是 《归去来

兮辞 》 和 《与子俨等疏 》 里的片段 。

如果吹毛求疵一番 ， 这两个例证似乎

并不完全贴切。 依照钱氏晚年在 《管

锥编》 里的考察， 《归去来兮辞 》 的

大部分内容都是陶渊明在挂冠临行时

“悬拟倘得归之行事”， “非回忆追叙，

而是悬想当场即兴”， 因此文中所说的

“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 ”， 不

过是凭空想象辞官归家以后的情景而

已， 并非对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 要

说他对此 “颇有会心”， 不免稍有些牵

强。 至于 《与子俨等疏》， 陶渊明说得

就更明白了， “常言五六月中 ， 北窗

下卧 ， 遇凉风暂至 ， 自谓是羲皇上

人”， 显而易见是盛夏苦暑时的体验 ，

和 “安坐了享受” 春天并无丝毫关联。

不过话说回来， 陶渊明对窗户确实情

有独钟， 除了这两篇文章之外 ， 在诗

作中也屡屡言及， 如 “有酒有酒 ， 闲

饮东窗” （《停云》）、 “南窗罕悴物，

北林荣且丰 ” （ 《五月旦作和戴主

簿 》）、 “新葵郁北牖 ， 嘉穟眷南畴 ”

（《酬刘柴桑》）、 “荣荣窗下兰， 密密

堂前柳” （《拟古九首》 其一 ） 等等 ，

寻常无奇的窗户被他信手拈来 ， 不但

能由此领略山野风物 ， 更可以用来遣

怀释闷。

陶渊明对窗户的这份偏爱 ， 也不

断引起后人的关注 ， 频频予以激赏表

彰。 《宋书》 《晋书 》 和 《南史 》 在

为他立传时， 不约而同都提到了 “北

窗高卧” 的细节， 藉以展现他真率高

蹈的性情。 刘仁本在 《寄傲轩记 》 中

则指出 “南窗寄傲 ” 云云 ， “盖表其

志之无他， 而知自足也 。 知足故身不

辱 ， 无他故志不降 ， 可以绝俗傲世 ，

保身全节尔”， 竭力推崇他恬退自守的

志节。 历代文士在创作时加以檃括点

化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 ， 象征着随遇

而安、 自得其乐的 “北窗 ” 尤其成为

众人心摹手追的对象 。 李白有一首

《戏赠郑溧阳》： “陶令日日醉 ， 不知

五柳春 。 素琴本无弦 ， 漉酒用葛巾 。

清风北窗下， 自谓羲皇人 。 何时到栗

里， 一见平生亲。” 由于郑晏任职所在

的 “溧阳” 与陶渊明归隐闲居的 “栗

里” 字面相近， 诗人就顺势将友人比

拟为陶渊明， 以 “清风北窗 ” 等来称

赏对方的高情逸致。 李商隐在 《自况》

中感伤坎坷多舛的身世 ： “陶令弃官

后， 仰眠书屋中 。 谁将五斗米 ， 拟换

北窗风。” 俨然以辞官隐逸的陶渊明自

居， 不愿再为了区区俸禄而卑躬屈膝，

舍弃悠游自在的生活 。 苏轼在 《次韵

子由绿筠堂》 中铺叙隐士居所的清雅

静谧 ： “爱竹能延客 ， 求诗剩挂墙 。

风梢千纛乱， 月影万夫长 。 谷鸟惊棋

响， 山蜂识酒香 。 只应陶靖节 ， 会听

北窗凉。” 情不自禁就联想到北窗下的

习习凉风。 提及 “南窗 ” 的在数量上

虽然稍有逊色， 但也不乏其例 ， 如王

之道的 《渔家傲》： “携窈窕， 南窗聊

得渊明傲。” 李曾伯的 《减字木兰花》：

“寄傲南窗， 堪羡渊明滋味长 。” 对渊

明斜倚南窗时的闲散孤傲都表达了钦

羡向往之情。

北窗用来夏日纳凉 ， 南窗可以冬

日负暄， 两者本来各司其职 ， 可在展

现诗人特立独行 、 超迈流俗的气度时

倒是殊途同归。 因此喻良能在 《游柴

桑怀渊明二绝》 其二中赞叹 ： “南窗

寄傲北窗卧， 买断清风不用钱。” 便将

两者等量齐观而捉置一处 ， 尽显渊明

傲岸洒脱的襟怀 。 而李之仪在 《题韦

深道寄傲轩》 中则故弄狡黠 ： “南窗

何似北窗凉， 寄傲来风各有方。” 看似

略有高下轩轾之别 ， 实则两者依然各

行其是而并行不悖。

有意思的是 ， 后人在吟咏熔炼之

际， 会不经意地将 “南窗” 与 “北窗”

混为一谈。 陆龟蒙在 《和同润卿寒夜

访袭美各惜其志次韵 》 里已经提到 ：

“如能跂脚南窗下， 便是羲皇世上人。”

将原本在 “北窗 ” 之下遥想追慕的

“羲皇上人”， 移植到了 “南窗” 名下。

王安石则恰好相反而又相映成趣 ， 他

在 《北山三咏 》 其二中说 ： “岁晚北

窗聊寄傲 ， 蒲萄零落半床阴 。” 李壁

《王荆文公诗笺注》 已经引录 《归去来

兮辞》 中的相关内容 ， 指明其渊源所

自， 可并没有解释诗人为何要把原作

中的 “南窗” 替换成 “北窗”。 而杨时

在 《病中作》 其一中感叹 ： “寄傲南

窗容膝地， 时时飞梦到羲皇。” 虽然并

未明白无误地道破 ， 可在病榻梦境之

中恐怕也有些莫辨南北 。 至于陆游在

《北窗》 中写道： “北窗无意傲羲皇 ，

老返园庐味更长。” 又在 《农家》 中提

及： “何须北窗卧， 始得傲羲皇。” 尽

管都意在翻案出奇 ， 认为不必刻意仿

效渊明高卧北窗 ， 也能够充分感受无

拘无束的山野闲趣 ， 可仍然将原先由

“南窗” 寄托的 “傲” 杂糅进了在 “北

窗” 遐想的 “羲皇” 之中。

在诸多移花接木的作品中 ， 最有

名的也许得算元好问的 《论诗三十

首》， 他在这组论诗绝句的第四首中对

陶诗有过如下的考语 ： “一语天然万

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 。 南窗白日羲

皇上， 未害渊明是晋人。” 今人对此诗

要旨多有考索 ， 郭绍虞的 《元好问论

诗三十首小笺 》 综辑历代评析 ， 强调

前人多以自然论陶诗 ， “而元好问之

语， 更为概括， 故后人亦视为定论 ”，

可惜并没有进一步探究元氏为何要把

“南窗” 和 “羲皇” 截搭在一起。 至于

陈湛铨在 《元遗山论诗绝句讲疏 》 中

的推测 “陶公置榻于北窗下 ， 即是面

迎南窗之凉风矣 ， 故遗山变之云南窗

也”， 依照古人房屋的结构安排， 北窗

所在的位置略微偏东 ， 与位于东南的

门户遥遥相对， 陶渊明卧于北窗之下，

迎受的应该是从敞开的门户中吹拂进

来的清风 ， 与位置稍偏于西南的南窗

并无直接的关系。

归根结底， 不管是 “南窗”， 抑或

是 “北窗 ”， 都能从中窥见陶渊明闲

适自得的生活态度和真淳狷介的性格

特质， 并没有此疆彼界 、 泾渭分明的

差别。 况且在他下笔之际 ， 原本就含

有蹈虚悬想的成分 ， 并不都是据实直

录。 陶渊明在 《五柳先生传 》 中曾有

“好读书 ， 不求甚解 ” 的说法 ， 李冶

《敬斋古今黈 》 认为 “不求甚解者 ，

谓得意忘言 ， 不若老生腐儒为章句细

碎耳 ”， 并指出 《归去来兮辞 》 中的

“悦亲戚之情话， 乐琴书以消忧 ”， 以

及 《与子俨等疏 》 中的 “少学琴书 ，

偶爱闲静， 开卷有得 ， 便欣然忘食 ”，

均与此语主旨相通 。 在看待 “南窗 ”

与 “北窗 ” 错综交织的现象时 ， 也大

可效法 “不求甚解 ” 的阅读方式 ， 最

重要的还是去涵泳体味陶诗的独特意

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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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画 《发财图 》， 图中一算

盘， 有跋， 百数十字， 皮里阳秋， 耐

人咀嚼。 算盘何关 “发财”， 还要从算

盘说起。

算盘 ， 是计算工具 ， 盘中有珠 。

以珠运算， 又谓珠算。 加减乘除， 毫

厘不爽。 可这算盘又有点像庄子说的

“圣人之道”， 善人得之可助以成其善，

恶人得之可助以济其恶。 蹚浑水， 落

骂名 ， 也就难免了 。 于是 “小算盘 ”

往往就成了耍心眼儿占便宜者的诨名。

即使无关钱财、 男女情爱之间出了故

障也要它来背黑锅。 《冯梦龙民歌集》

中的女孩子有一段话： “结识私情像

个算盘来， 明白来往弗拨来个外人猜。

姐道郎呀， 我搭你上落指望直到九九

八十一， 罗知你除三归五就丢开。” 算

盘在人们心中就是这么个德性。

且看画跋：

“丁卯五月之初， 有客至 ， 自言
求余画发财图。 余曰： ‘发财门路太
多， 如何是好？’ 曰 ‘烦君姑妄言著。’

余曰 ： ‘欲画赵元帅否 ？’ 曰 ： ‘非
也 。’ 余又曰 ： ‘欲画印玺衣冠之类
耶？’ 曰： ‘非也。’ 余又曰： ‘刀枪绳
索之类耶？’ 曰： ‘非也。 算盘何如？’

余曰： ‘善哉。 欲人钱财而不施危险，

乃仁具耳。’ 余即一挥而就， 并记之。

时客去后 ， 余再画此幅 ， 藏之箧底 。

三百石印富翁又题原记。”

本来不敢令人恭维的算盘， 忽焉

成了 “乃仁具耳” （这个 “仁” 字乃

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 一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 很有点类似说相声 “抖包

袱”， 能不令人茫然。 又能不令人急于

知其所以然。

打个比喻 ， 该跋语的行文遣字 ，

很有点近似西洋印象派绘画的涂色法。

油画有两种涂色法， 一是调和法， 比

如紫色， 是将红色和蓝色糅合在一起。

这样涂出的紫色， 其色相是单一的、 静

态的。 再是印象派的点彩法， 将红色和

蓝色相互间杂点在一起。 近看仍是红

色和蓝色， 远观则成了紫色了， 这样

的紫色是跳跃的、 动态的。 不同的涂

色法， 必然地会引起人们的不同感受。

刘熙载 《文概》： “章法不难于续

而难于断” “‘注坡蓦涧’， 全仗缰辔

在手， 明断。 正取暗续也。” 为文的断

续之辨， 不亦暗合了印象绘画的涂色

法。 前面提到的那个 “相声包袱”， 八

成也包孕于印象派绘画的涂色法和刘

熙载所说的章法的断、 续之辨中。

题跋中的 “赵元帅” “印玺衣冠”

“刀枪绳索” “算盘”， 你是你， 我是

我， 八竿子都打不着， 正如颜色的红、

蓝之别。 章法之 “断”。 然而这或红或

蓝又暗含紫色因素， 而章法之断、 续，

实乃藕断丝连， 在一定条件下， 又可

以转化。

“有客至， 自言求余画发财图”。

这句似乎无关紧要的话， 恰如 “缰辔

在手”， 任由驰骋。 像印象派绘画涂色

法， 红、 蓝两色相互撞击出了既不同

于红色也不同于蓝色的新的色彩———

紫色一样。 那算盘忽焉别开生面———

“乃仁具耳” 了。

把算盘谓之为 “乃仁具耳”， 既荒

唐而又确切。 正唯如此， 才令人忍俊

不禁， 才逗人思摸， 而且还要依照着

其所暗示的方向去思摸。 我思摸的结

果是想起了一个笑话： “一贫士， 冬

天穿夹衣。 有人问： ‘如此寒冷为何

穿夹衣？’ 贫士答： ‘单衣更冷。’”

据 《齐白石年表》， 此画作于 65岁，

即公历 1927 年， 彼时战乱频仍。 官府

以绳索催捐税， 兵、 匪以刀枪搜钱财，

与之相比， 算盘能不 “仁具” 乎。

“打瓜子”

朱 朱

最近重读几部明清小说， 注意到

有几部书里都写到一种有趣的活

动———“打瓜子”。 比如 《红楼梦》 第

六十四回： “宝玉……进来看时， 只

见西边炕上麝月、 秋纹、 碧痕、 春燕

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 却是

芳官输给晴雯， 芳官不肯叫打， 跑出

去了， 晴雯因赶芳官， 将怀内的子儿

撒了一地。”

再如， 《醒世姻缘传》 第七十五

回： “寄姐说： ‘咱不赢钱， 我和你

赢打瓜子。 我输了， 给你一个钱； 你

输了 ， 打你一瓜子 。’ 狄希陈说道 ：

‘我为甚么？ 你输了就给个钱， 我输

了就挨打呀！ 咱都赢瓜子。’”

还有 《金瓶梅词话 》 第二十四

回： “宋惠莲正和玉箫、 小玉在后边

院子里挝子儿 ， 赌打瓜子 ， 顽成一

块。” ……

什么是 “打瓜子”？ 从小说中描

述的场景 ， 可初步判断这是一种游

戏。 那么， 爱较真的读者可能会继续

追问 ： “打瓜子 ” 用什么打 ？ 打哪

里？ 怎么打？ ……

查阅相关资料， 笔者留意到邓云

乡在 《红楼识小录》 里说： “赢瓜子

儿， 就是一种罚约。 不过这不是真的

瓜子儿， 是指甲盖儿的代名词， 输了

要被赢家用指爪弹脑门儿。”

白维国先生在 《金瓶梅词典》 中

解释： “用手指或掌侧骤然击打胳膊

上的肌肉， 使隆起。 多用作赌胜负后

的惩罚手段。”

傅憎享在 《红注献疑》 中写道：

“打手心是赢瓜子的结果； 抓子儿以

瓜子作为筹码， 据所赢瓜子多少而定

打几下手心。” 傅憎享认为， 《金瓶

梅 》 里写的 “挝子儿 ， 赌打瓜子 ”，

指的是以 “打瓜” 的籽儿作为赌输赢

的记筹物。

看来， 打手心、 打手背、 打胳膊

甚至弹脑门儿， 都是游戏允许的。 具

体到打的方法， 主要是用手指敲打。

“打瓜子” 作为民间游戏具有很

强的传承性， 时至今日在民间依然可

见。 如山东定陶县， 孩子们现在还玩

这种游戏， 通常是输家掌心向上， 赢

家用掌心向下打。 山东沂水打瓜子有

打一瓜、 二瓜、 三瓜、 四瓜和全瓜之

分。 一瓜用一个指头即食指打； 二瓜

是用食指和中指两个手指； 三瓜用三

个手指， 包括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

四瓜是用除大拇指以外的四个手指

打； 全瓜又分两种， 一是用五个指头

打， 一是用十个指头打。

《发财图》 齐白石


